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袁隆平，5月22日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稻父
虽归，功名永驻田畴里；行星不落，德绩长留宇宙间。谨以
此文，表达缅怀之情。

南方人爱吃稻米，能用稻米制做出多种食品，米饭，米
线，汤圆，粽子等。北方人爱吃小麦，同样用小麦制做馒
头，烧饼，面条，面包，饼干等。

自古南方多地种植小麦，只是气候条件不及北方。北
方因水利条件受限，水稻栽种近于空白。大多数北方人在
上世纪70年代前从未吃到过白米饭。

70年代后期，我们村传来一个空前的振奋人心的好
消息：国家水稻专家袁隆平，专门培育出一种适应北方地
区种植的水稻。这种水稻它和当地秋作物生长周期吻合，
腾茬后刚好赶上小麦播种期。每个生产队只要准备一口
机井，一个水泵，一台柴油机，派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去公社
培训一下育秧技术，每季可生产种植一百亩水稻！

说干就干！开春后，刚过惊蛰，上级委派的技术员和
打井队就临村就位，立即着手各生产队育秧，打井，规划土
地。

由于种稻米是亘古第一次，各生产队也卯足了劲。我
们队有三百多口人，可耕地一百多亩，计划第一年先试种
40亩。进入小满，黑油油的秧苗在微风中向人们欢快地
招手致意，仿佛在说：“我们已长成了，快栽种我们吧”。

村里调整部署了三夏工作程序，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
歼灭战，先把收割下的麦子全部运到打麦场垛起来，然后
再集中全部人员投入插秧。

很快，如火如荼的麦收到来，不到一周，麦子就收割撘

垛结束，然后，投入插秧中。
那天，天朗气清万里无云，一大早，所有劳力站在地

头，静听技术员讲解插秧技术要领，有 13个被誉为“铁姑
娘”的女青年，几天前她们冲锋陷阵在割麦战场；刚收拾完
100多亩麦子后，今天她们又飒爽英姿，高挽裤角站在地
头！只见农机手启动柴油机，突突突，一股巨大的水柱从
插在机井中的塑料管中喷涌而出，清清的地下水顺着田间
布局规则的水道流向即将插秧的一个个畦里，撒秧苗人把
一小捆一小捆秧苗均匀的抛向水中，13个“铁姑娘”首当
其冲一字排开，左手拾起秧苗捆，右手手指迅速分出一小
撮又一小撮，倒退着把秧苗匀称的插在水下泥土中。不一
会便把身后人撇下老大一截，一眼望去，她们插过的秧苗
横竖成行，间距整齐。

十点过，毒太阳的光线直射在弯腰弓脊插秧人的背
上，气温在 40度左右，好在两腿站在清凉的水中，并非让
人感觉热不可耐。

中午，生产队派人把做好的饭送到，干活人都来到地
头树荫下，尽情享受着大白馒头，炒的香喷喷的包菜，望着
一上午的劳动成果，心里美滋滋的！

几天后，40亩稻秧插栽完毕，在专人管理下，一月返
青一月长，一月抽穗一月黄，四个月后终于成熟，经过收
打，亩产竟达一千二百多斤。

每家分得几大口袋，稻米晶莹剔透，煮出的米饭香甜
可口，人人欢天喜地，处处稻米飘香，从此我们村也能产稻
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小满节中，布谷声声催熟稔；稻花香里，蛙歌岁岁唱袁
公。

小满忆起稻米香
□ 百元生

岁月如歌

正泰小学的枇杷熟了，且结的很稠，一簇簇地衔着金黄的玛
瑙，犹如插了一树的棒棒糖。驻足观看，真是“大叶耸长耳，一梢堪
满盘”。 几杆树枝低垂下来，伸手便可摘到果实。奇怪，没小朋友
去采摘，更没有破坏，地下打扫的很干净。

魏书生中学的杏树，个子不高，杏子黄了，嘟嘟噜噜的，疙疙瘩
瘩的，满树的金黄非常亮眼，绿叶反衬的稀疏了。“杏子压枝黄半
熟”，“叶底青青杏子垂”，就是这课杏树的状态。我知道杏子是酸
甜的，我哪怕瞥它一眼，口水便含在了嘴里，是的，垂涎欲滴！奇
怪，没有人去打扰它——一树的杏子低垂着。

我馋，是因为小时候水果比较稀罕，连杏子也少见。至于说枇
杷果，有了孩子后，买过“枇杷糖浆”，以前没见过、没吃过，不知是
何物，认识它恐怕是四十岁以后的事了。就是香蕉也没见过，我上
小学时，四叔带女朋友回家，捎了一串香蕉，我拽一个拿起就啃。
后面我准四婶就撵，我怕她夺回去，就跑。她在后面嚷道：“孩子！
那得剥皮吃！”我说咋这么涩呢？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杏子小时候吃过，因为万安山上有，我们就结伴去偷，刚爬上
树，看园人炸雷的那么一嗓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从树干上“出溜”
下来，接着就开始乱窜，也不顾后面有没有“追兵”。结果，鞋也掉
了，扎一脚芒刺。等跑到安全地带，喘着粗气问：“偷住了吗？偷住
了吗？”一个小伙伴摊开手，说道：“我偷了仨。”而后，我们对着“战
利品”狠命地咬几口，酸的直挤眼。那又热又酸的青杏永远打在了
我的记忆里。

我也曾吃过又酸又甜的杏子，一邻居老太太，家有一颗粗大的
杏树，她行动不方便，高的摘不下来，就请我们去，谁摘到谁吃。说
来也奇怪，一个杏子，在树下能看到，爬上树却找不着，爬上爬下好
几遭，就是找不到。末了，老太太拉住我说：“可能是黄树叶儿。看
你这一脸汗！给！给你几个。”我接过来，咬一口，酸甜的汁液钻进
了骨子里，让我直打哆嗦。

学校的果树压弯了腰，没有人采摘，这是学校管理和社会发展
共同的结果。我和刘校长谈到此事，他说：“等完全熟了，采摘下
来，每个班发一点，围绕杏子开个班会，比如收集描写杏子的诗句
等等，给杏子赋予教育意义。”

现在孩子们该有多么幸福啊！想吃什么水果，只要有钱就可
以吃到。随时能吃不同季节的水果，还可以吃到天南海北包括外
国的水果，还享受着如此精妙的教育，较比我儿时，不可同日而语。

校园的果树，压弯了腰，果实累累，闪着亮光……

校园的果树压弯了腰
□ 陈俊峰

时令走笔

诗 作

又是一年儿童节，合唱革命歌曲的比赛使今年的儿童节提前
热闹了起来。

进入五月，随着比赛任务的布置，时常被语数英抢去的音乐课
有了歌声。近两周来，预备铃响后的早读午写有了歌声，《红星歌》

《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从各个教室
飘出来，清脆稚嫩，此起彼伏。

校园一下热闹起来了，孩子们上下学的路上，脸上洋溢着笑
容，嘴里抑制不住地轻声哼唱着新学的歌曲，走起路来像小鹿一样
一蹦一跳的，比往常背着沉重的书包和晚写的作业显得轻快了许
多，你会感觉到忽然多了好多陌生的充满朝气的面孔，见了你热情
地打招呼：老师好！早上好！清脆而悦耳，抑制不住的快乐。

决赛的时刻来到了。早早地，孩子们排好队来到新布置的演
出会场，每一个孩子都精心打扮了一下自己。男孩子洗去了平时
脏兮兮的脸庞，换上新洗的校服，穿上爸爸新买的小白鞋。女孩子
还让妈妈给画了粉粉嫩嫩的脸蛋，涂了红艳艳的小嘴唇，软塌塌的
马尾辫也换成丸子头，再配一个漂亮的发饰，系上鲜艳的红领巾。
个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每一个班级的的节目在老师们的精心设计下，在孩子们反复
的练习下，各有特色，精彩纷呈，有的孩子甚至因为第一次演出的
紧张和激动显得两眼炯炯，双拳紧握，身体轻轻地颤抖，唱歌时也
抢了拍。短短几分钟一个节目演出就结束了，然后焦急地等待，报
出成绩时孩子们忍不住欢呼。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很快就结束了，能感觉到孩子们离开舞台、
离开演出会场的留恋和不舍：他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时间多一些啊，
哪怕是坐在台下看呢！

每一个人的童年只有一次。长大后回忆往事，如流水般的课
堂教学孩子们往往记不住多少。成绩好的或许记得几次表扬，成
绩差调皮的只记得老师的白眼和训斥，特别是大部分成绩一般的
孩子，好多年后或许只记得这个老师教过，甚至不记得在几年级教
过他们，他们跟着你学了什么。

知识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成长的，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在传
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设计一些活动，给孩
子们的童年留下一轮出水的朝阳，留下一抹映天的晚霞，给他们程
式化的童年生活打一个水漂，激几圈涟漪，这些才是每个人童年最
最难忘的快乐。

我们能给孩子的童年
留下什么

□ 王红强

钟声悠悠

金色的收获 倪睿、刘冰 摄于诸葛刘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编辑：陈爱松 组版：陈爱松

热线电话：0379—69697869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万 安 山

五月初夏，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节，我想讲述我的入党
故事。

1988年，我大学毕业参加教育工作，由于忙于教学和
本科进修导，我对党的认识很是模糊。当时，一批腐败分
子落马，他们中有些人是党员。当时我看来，党员也不都
是先进分子，有些人还败坏党的形象，所以我无心考虑入
党这件事。

2001年的 12月 4日，刮了一天的大风，到傍晚时天空
飘起了雪花。晚自习时，校园的地面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
的积雪。雪一直在纷纷扬扬地下着，第二天早自习课，我推
门一看，好大的雪啊！天还在下着雪，但我住室门前台阶上
的积雪没有了。仔细一看，从教学楼到厕所的路上，也清扫
出了一条一米宽的路。

我心想，谁起这么早为大家扫路呀，真是好同志！我走
近厕所时看到一个“雪人”弯着腰，在吃力地扫雪，竹扫帚发
出“哧啦哧啦”的响声。我认真辨认，才看出来是党支部书
记张孝通老师。

我说：“张老师，你咋起这么早扫雪呀？”张老师直起身
说：“不早啊，你没见教室里面好几个老师都在辅导学生早
读呢。”我不由自主地问：“他们咋回事，这么积极啊？”张老
师说：“他们都是党员教师，觉得应该如此啊！”我恍然大悟！

我走在张老师扫出的道路上，不用再小心翼翼担心被
滑倒。看看教室里党员教师早早起来辅导学生的身影，听
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党员的身影，在我眼前顿时高大起
来。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教师队伍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

“党员教师”，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党员先进性”。
2003 年春天的一天，学校召开党员教师会。我一打

听，原来是因为非典防控需要，镇党委安排党员教师和村干
部一起入户登记外出返乡人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
个工作是有危险的。一旦返乡人员感染非典，这些老师无
疑要面临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危急的时刻，我们学校的党
员教师纷纷主动请缨，争相承担更繁重危险的任务。我暗
暗下定决心：要努力向党员看齐，争取也能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

5月，我向佃庄二中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张老
师认真地问我：“小郭，你想好了吗？”我坚定地回答：“想
好了！”

通过听党课、学党章，我不断加深着对党的理想宗旨、
组织纪律的理解和认识，努力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2003年下半年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2004年成为
预备党员。

2005年5月，学校举行支部大会，表决我是否转为正式
党员。那时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之前我和一位党员
教师拌过嘴，担心他会投反对票。不料投票结果是全票通
过。当全体党员鼓掌祝贺时，我特意看了和我有矛盾的那
位老师，他也向我微笑祝贺，并使劲鼓掌。我被深深感动，
是呀！我怎么能不激动呢？有成为党员的激动和兴奋，更
感动于那位党员教师的宽广胸襟和鼓励期待。

十多年来，我没有忘记我的入党誓言。我时刻告诫自
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把“立德树人，为国育
才”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做好。

回首来时路，奋斗志更坚。我会牢记自己面对党旗的
庄严宣誓，努力工作，奋斗不息，在鲜艳党旗的引领下，作出
自己最大的贡献！

初夏时节忆初心
□ 郭汀喜

当万安山下的村庄照进第一缕曙光的时候，山娃就醒
了。他是被咩咩声给唤醒的，他几乎能听出每只羊的歌
声。山羊唱的是高音，绵羊唱的是中音，小羊唱的是带着奶
味的软音。歌声连绵起伏，像欢快的多重唱。

山娃赶紧起床。十几只羊都把头从栅栏里伸了出来，
看见他走来，唱得更起劲了。山娃端上筐给羊们喂草：“别
争别争，都有都有……”干草散发着山野的清香。羊儿低下
头，快速地动着嘴巴，两只耳朵抖动着，只有细碎的咀嚼
声。山娃笑了，山娃喜欢看它们吃草的模样，越有劲头，就
越长膘。

山娃也喜欢听它们的歌声。以前这小院是寂静的，山
娃闷着头扛上锄头去地里，再闷着头回来进厨房做饭。偶
尔有布谷鸟从小院飞过，唱的也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那声音像石子一样砸在山娃的心上。有什么办法呢？山里
人，家底薄，父母去世早，媳妇不好找啊。

四十岁那年，山娃终于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可是媳妇因

小时候患病，两条腿不能行走。孩子要吃奶粉，妻子离不了
药，还要买油买盐买化肥，山娃急得团团转，口袋里却摸不出
一分钱来。布谷鸟也替他难过：“没钱买裤，没钱买裤。”

五年前的一天，镇干部来到他家，告诉他，他家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镇干部是个年轻姑娘，姓刘，有一双笑眯
眯的眼睛。她说：山娃叔，叫我小刘吧，咱们以后就是亲戚
了。山娃愣了愣，没多说话。

果然小刘成了家里的常客，她给山娃媳妇办了残疾证、
低保，每月都有补贴，山娃儿子上寄宿小学也不用家里花
钱，又送来了洗衣机，给厨房装了整体厨柜。山娃又高兴又
过意不去，小刘笑着说：都是按国家政策办的，不是我的功
劳。山娃想，自己得干些什么，不能光伸手接东西啊。

山娃去地里干活时，发现了一窝蜂，请教村里养蜂人，
用糖把蜂引了回来。小刘教他网上购物，买来蜂箱、饮水
器、面罩，他开始了“甜蜜”事业，从一箱蜂，到十箱，最多时
有三十箱。小刘还在网上帮着他卖蜂蜜，天天都有回头钱。

山娃脱贫了，可他还想再做些什么。小刘出主意：养羊
吧。山娃以前有过养羊经验，可是没钱啊。小刘说：脱贫不
脱政策，国家提供贴息贷款。还有这样的好事？山娃就贷
了一万元，加上卖蜂蜜的钱，买了一只公羊和五只母羊。

山娃每天早早起床，喂羊，放羊，去地里收拾花生秧、红
薯秧。哪只羊怀孕了，他都把时间记在墙上，也记在心里。
哪只羊该生了，他都会留心观察、守候。有一天夜里，两只
母羊同时生下两只小羊，又点火烤，又擦，又喂，还要给母羊
打针，山娃一夜都没睡，真是忙坏了。忙归忙，可他真开
心。一年多时间，他家羊圈里多了十几只小羊。邻居见了
他，都说他要“发羊财”了。

太阳升起来了，把小院照得亮堂堂的。羊儿吃饱了，
歌声缓了下来。蜜蜂的歌声又响起来了。一只布谷鸟从
小院上空掠过：“勤劳致富，勤劳致富。”山娃喉咙痒痒的，
也想唱句啥，想了半天，憋出一声：咩——声音混在了羊儿
的歌声中。

小院歌声
□ 松树

时代心曲 入党故事

生世任劳碌，为民谋稻粱。
我今哀奠重，一束奉心香。

（卫宏胤）

一生育种解饥粮，两梦无成离世长。
盈泪问声袁国士，天堂可有稻花香。

（郭育涛）

衣服泥镶趟水田，嶙峋瘦骨奉科研。
创新何囿浮名圈，躬向苍黄自举天。

（王延峰）

异稻一株因偶遇，霎时灵感自心萌。
埋头不倦青春去，沥胆难惜雪鬓生。
育种多繁应化简，荒田碱旱俱丰盈。
视屏袁老音容在，尚有蓝图展望中。

（赵学庆）

悼念袁隆平院士

五月了，田间地头，麦子黄灿灿的。
那些黄色的麦浪，随风起伏，那些飘散着的麦香，清芬

怡人。走近，走近，田地里一个个摇曳着的饱满麦穗，微微
点头，似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该割麦了啊。
现在的割麦，变得简单多了。已经到了“焦麦头”天了，

大家还都不慌不忙，该干啥就干啥：上班的上班，打牌的打
牌，带孩子的带孩子，好像割麦那事还远着呢！等队长问下
割麦机了，也不用换衣服，只换双鞋就成。拿上提前准备好
的浆洗干净的化肥袋子、一团口绳、大铁瓢、竹篮，细心的人
家还会捎上镰刀，然后到自家麦地从容等候。

但割麦毕竟是紧张的，不过紧张的不是农民，而是那庞
大的割麦机，还有操作着割麦机的疲惫司机。他们往往轮
班倒，稍作休息就继续工作，他们的伙伴，那些笨重高大灰
尘满布的割麦机，这时候基本上是不眠不休的。若是遇着
了风雨欲来的坏天气，守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们再不能淡定，
往往随着风云变幻愈加焦躁，地头的收割机似乎也在加速
吞麦吐籽的工作，犹如巨型的勤劳蜜蜂，来来回回，日夜不
休，辛勤劳作。

在金黄的麦浪间穿行几个来回之后，收割机回来了，向
着地头缓缓靠拢，待农民们扯开足够结实足够宽阔的塑料
布，它就敞开肚皮，刚才吃进肚里的泛着甜味的麦粒就争先
恐后地跳落下来，好似一道小小的麦粒瀑布……

这些守在田间地头的乡亲们，开始拿起大铁瓢儿，在泛
着土味儿带着麦香的麦堆上狠狠一挖，往旁边的敞口化肥
袋子里倒；也有用木锨铲的，虽数量不及铁瓢儿多，好在频
率高，也是很快就能盛满一化肥袋子。这时候，往往是俩人
配合的，一人扯开布袋口儿，尽可能拉大，让布袋敞开大嘴，
为另一人及时服务，等到半袋子了，晃晃麦子，竖直布袋，不
让它倾斜，避免好不容易装进去的麦子又倒了洒一地。

等全部的麦子都进了化肥袋子，一袋袋挤挤挨挨，靠成
了一片儿，农人们开始扎口绳：要尽可能左手握得紧一些，
右手将绳子勒得往下些、用力些，最后的活扣儿系得紧一
点，才可能将化肥袋子口儿扎紧，不会在袋子平躺或者装车
的时候散开。这是项技术活儿，往往由经验丰富的男子们
来做。

原来娘家有地的时候，我和妈妈时常就是这张布袋的
人，爸爸和哥哥负责灌麦，接着扎化肥袋子口绳，然后，装
车，将这一季的收获拉回家。

如今，已是没有地了，割麦也成为回忆。只能远远地看
着有地的人家在地头忙碌，徒生羡意：

五月麦浪黄，四邻始返乡。
静坐田间望，割麦机器忙。
吞吐麦子时，喜悦尽飞扬。
无地无麦者，怅然闻麦香。
田间地头，远去的，不止是一代一代的父辈们，还有往

昔的生活。还好，我们的血液里，还流淌着父辈的鲜血；我
们的脑海里，还存着旧日生活的场景；我们的笔端，还能留
下传统生活的印记——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实现亲情、
乡情、文化的传承。

观刈麦
□ 百瑞平

心香一缕

如果我变小了，
我就可以躺在花朵里吃花蜜，
不让蜜蜂太辛苦。

如果我变小了，
我就可以趴在乌龟背上去远方，
不需小船多帮忙。

如果我变小了，
我就可以坐在彩虹上滑滑梯，
顺便和白云握握手。

如果我变小了，
我就可以藏在妈妈的扣子里，
和妈妈永远不分开。

如果我变小了
□ 王璎珞（6岁）


